
妈妈，我爱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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蒂博库尔图瓦是凯文德布劳内的孩子。

从他开肠破肚了某个女人后便一直是这样了，那个女人为了生他缝了七针，蒂博甚至跟了她姓，后来说走就走。当时蒂博正摆弄着新买的玩具，幻想自己是个国王穿梭在客厅里，那个女人跑出来重重地摔门走了，再也没看到过。德布劳内想追上她，却放弃了，他坐在沙发上哭泣，泪水止不住地流，介于库尔图瓦仍在这里，他没有发出声来。

国王的家长叫什么？库瓦图瓦走向德布劳内，他不停地思考，国王最爱的人是皇后，所以凯文大概是皇后吧。

皇后疲惫地揽住国王，亲亲他的额头，有些担忧地说我们需要谈一下，蒂博，爸爸妈妈间发生了一些事情。

能有什么事，不就是那个女人走了吗？蒂博想到此，立马抱住了流泪的凯文，他根本止不住嘴角的笑，家里终于只有我和凯文了。

蒂博，爸爸妈妈不能继续一起生活了，但这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们间的问题，妈妈仍然爱你，你要是想她了，就和我说，我带你去看她。

库瓦图瓦知道他在撒谎。为了把那个女人驱逐出去，他用尽全力了，包括但不限于在凯文不在的时候骂她、随时扯掉她的衣服、摔她的东西、叫她滚出这个家等等。努力终究有了回报，女人恨透了蒂博，但凯文可没有信婊子的告状，因为蒂博知道在凯文面前收敛住，变成一个好孩子。

德布劳内又开始哭，他深爱的人离开了，剩下蒂博库尔图瓦，一段残忍爱情的遗留物。蒂博也吻了吻凯文，尝试安慰他。

我永远只有你一个妈妈，蒂博说。

中学时生活稍微有些棘手，蒂博扪心自问，长大后干什么贱事都容易被发现，他很怀念孩童时期。

回到家时发现用来自慰的内裤躺在垃圾桶，哦豁，完蛋了，因为那是他偷的凯文的。家长坐在客厅正中间看电视，蒂博尝试悄悄地回房间，却立马被喊住。

蒂博，过来。

他脑袋里想了很多解释，可以是混在自己衣服堆里，不小心拿错了，但是今天早上他刚撸过一发，精液甚至还留在那上面，实在是解释不清。

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凯文先关心他在学校里怎么样，学业难不难，有没有人际方面的问题，蒂博顺从地回答，没有、没事、挺好的。他在学校确实顺风顺水，一切得益于那张好脸和一根吊。

德布劳内沉默下来，挥了挥手，让他坐得近一些，蒂博得寸进尺，直接躺在凯文的大腿上，悄悄捏了一把，运动员的大腿粗壮，紧实有力，你可以想象到它夹住你腰腹时的力道，水渍畅快地流过肌肤，靠内侧的嫩肉打一下便像高潮般颤抖。蒂博正面向上躺着，他看向另一双疲惫的蓝眼，那其中还有温柔的爱。

蒂博，我不该只顾着工作的，很抱歉疏忽了对你的关心。妈妈轻轻抚上蒂博的脸，言语中满是对自己的责备。库尔图瓦握住妈妈的手，紧紧贴在自己脸上。儿子对着母亲的气息射精，这真的是教育的问题吗？他想着，一只手圈上对方的腰。

就像小时候一样，小时候的蒂博也喜欢这样枕着，问天南海北的问题，慢慢在凯文的气息中睡着，德布劳内会轻轻吻他，拍下几张照片。为了踢球在全世界到处跑时，他总会看看蒂博的照片，高兴地想到家里有个人在等他。

我们开始吧，你确实得好好听一下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凯文打开教育频道，挑了部性教育的科普视频，陪着库尔图瓦一起看。

彼时的库尔图瓦刚刚满十五岁，他贪恋地扑进妈妈怀中。妈妈，你应该在小学时给我看这个，或许我就不会把人肚子搞大了，蒂博出神地想，心疼起用来打胎的零花钱，但幸好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，多要些零花钱，德布劳内也不会说什么。

视频看完后，凯文问他有没有看明白，蒂博懵懂地点头，指了指垃圾桶，凯文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德布劳内欣慰地抱住他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会改正的。

母子一起又看了会儿其他的节目，凯文便去洗澡了，库尔图瓦在他进入浴室的第一秒便跑进德布劳内的房间，从熟悉的衣柜第二层中翻出内裤，他仔细挑了两条，内心暗自发誓这次一定不会被发现。

他转头，房间门口是穿着整齐的德布劳内，库尔图瓦吓得把内裤掉在地上。

我知道的，库尔图瓦，你一定不会改的。

凯文从不信任我，蒂博想着，我干的那么多破事他到底知道多少？

妈妈终究是妈妈，妈妈是了解孩子的。

库尔图瓦正被好友们请求在他们强奸时放哨，他左思右想，决定扭转在凯文心中的形象。于是他报了警，装作愤愤不平的样子指着那群人，条子称赞他的勇气，随后他自己将事情捅出去，学校大肆宣扬他的优良事迹，还被给予“人品兼优”的奖状。

库尔图瓦还能和人品兼优这个词搭上关系，看来杀人犯也能上天堂了。

受害者亲自来道谢，他们在无人的教室里，男孩感激地鞠躬，库尔图瓦看着他的金色短发在夕阳下闪烁，领子下暴露的胸脯是肉粉色的，男孩比自己矮，一米八左右，蒂博的身躯轻而易举笼罩住对方，说话尾部音调眷恋地勾起，蓝色圆眼睛注视着库尔图瓦。

啊，是妈妈。

德布劳内一天接到了两个电话，第一个是学校打来的祝贺与夸赞，见义勇为帮学校也扩大了好名声，第二个是某位男孩控诉他的儿子对自己实施了侵犯——蒂博刚刚救了他，又将他推入地狱。

没有人相信男孩，在走投无入之下，他悲哀地打给了德布劳内家。

凯文特地挑了一天去找了男孩，随即惊讶地发现他和自己长得很像。在离开时，蒂博正靠在门口，黑色眼睛直勾勾地撕扯着凯文。

你相信他吗？蒂博问。

我了解你，凯文答。

不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，蒂博想着，慢吞吞地跟在凯文身后，德布劳内每走几步都会停下来等他，再大步向前去。当晚蒂博吵着要和凯文一起睡，两人间的氛围不好，库尔图瓦却执意拎着枕头站在对方门前，不同意的话就不睡觉，德布劳内冷着脸让他进来。

凯文闭上眼睛，蒂博便像蛇一般缠绕过来，紧紧地攀附住凯文，库尔图瓦的动作太重，有些弄疼他。妈妈睁开眼，那个惶恐不安的小孩尝试钻进怀里，窜上两米的身体蜷缩成一团。

蒂博库尔图瓦恐惧，无比恐惧，他不知道凯文会不会相信男孩，也不知道凯文会不会报警，他颤抖着，紧紧抱住妈妈，不知所措，平生第一次想流泪。

妈妈，我不要离开你。

他哭了，脸上的戾气被柔和，蒂博绝望地幻想自己被抓走，时隔多年才能见到妈妈，妈妈一定会有新欢，蒂博库尔图瓦再也不占据他的生活，他便什么都不是了。

凯文叹气，轻轻哄着蒂博，宝贝，睡吧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。

过了几天，库尔图瓦也没有等来条子抓自己，看来凯文没有举报他，妈妈永远爱我。

原本凯文再忙，一周也会至少回家两次，随着蒂博长大后便减少成一次，再过阵子就更少了。库尔图瓦老老实实上学，每天最大的乐趣是站在家门口，猜凯文在不在家，他永远都会猜他在家。

直到第二十次猜错后，蒂博放好背包，走进厨房内挑了把顺手的小刀，扎进自己的小臂里。他发了张图片给凯文，随后将手机关机，刀没有拔出来，血便从伤口中挤出，库尔图瓦坐在地上，祈祷不要失血过多。

再次睁开眼是在医院，德布劳内正和医生交流，他告诉医生蒂博没有表现出什么心理问题，医生说青少年心理症状有多种表现形式，您确定吗？凯文沉默了一会儿，他似乎对我有些过度依恋。

随后医生发现他醒来，叮嘱了几句便离开了。左手上的石膏很重，库尔图瓦觉得新鲜，一个劲地挥舞左手。德布劳内的黑眼圈也很重，他静静立在病床边，像死在草上的蝴蝶。

蒂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甚至懒得安慰了。

……没什么。

为了见我，对不对？

蒂博用右手将自己撑起来，抱住凯文的下半身。凯文，我想你了，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回家？消息也不发一条，我好担心。

因为你需要冷静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

库尔图瓦的笑容瞬间不见，他拼了命地攥住凯文，一步都不让他离开，我的凯文，我的妈妈，虽然他知道我的一切肮脏心思，甚至逃跑了这么久，但是他爱我。

妈妈，你不忍心抛弃我，对吗？库尔图瓦说。

凯文请了假，好好陪了蒂博一周，打着石膏的手很不方便，洗澡前总需要包一层防水套，库尔图瓦故意在浴室里脱光了再把凯文叫进来，德布劳内被水气扑了一脸，看到他的身体时尴尬地侧过头，库尔图瓦强硬地将人拽进来，凯文微微倾身，仔细地帮他套好，蒂博感觉对方呼出的热气感染了全身，缓缓地靠向墙角，等到凯文反应过来时，整个人已经被圈住了。

好好思考下你在干什么，凯文恼怒地说。

从出生时我就知道我要干什么，蒂博回答，右手掐住德布劳内的脖子，吻了上去。

这是个充满情欲的吻，库尔图瓦技术非常不错，一吻结束后，凯文甚至站都站不稳了，他奋力撞开蒂博，冲了出去。

之后的每天都会发生一次，蒂博库尔图瓦沉浸在一个个吻中，德布劳内被动地接受，却不发表任何言论。七天后凯文开始上班，回家的频率固定在一周一次，蒂博勉强同意了。

几个月后，库尔图瓦终于拆下石膏，他高兴地算了算日子，发现今天凯文会回家，一路几乎是跑回去的。

到家后德布劳内笑着欢迎他，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人——不认识的女人，坐在沙发上，腼腆地朝蒂博打招呼。

这是谁？库尔图瓦无视了对方。

我的恋人，也是你的新妈妈。

你们已经订婚了？

是的，就在上个月。

库尔图瓦盯着德布劳内，眼神晦暗不明。他微微向女人点头，回了房间。

事到如今，又有谁能想到呢？蒂博尽量平静地写作业，写完后出去吃晚饭，以往都是他和凯文两个人，现在却有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，像个蛆虫一般横跨在他们中间。

为了钱，为了名声接近凯文，你敢说比我更爱凯文吗？库尔图瓦想着，吃了口菜，大为高兴地夸赞起女人的手艺，脸上的微笑硬成石头。三人度过颇为和谐的晚餐时间，蒂博主动提出清理碗筷，他看到凯文似乎终于放松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神带有欣慰。

厨房里所有尖锐物都被锁了起来，为了防止蒂博再自残。库尔图瓦放好碗筷，拿了个盘子摔在地上。德布劳内最先冲进来，他看到坐在地上的蒂博，几乎跪下来关心他有没有伤到。女人站在厨房门口，担忧地看。

库尔图瓦低着头，手里攥着一块陶瓷碎片。他猛地推开凯文，冲向女人，在惊叫声中，碎片没入腹部。

库尔图瓦知道他做的很过分，因为法典上写你不能捅另一个人。但他没什么想法，被送入监狱总比看到凯文和另一只蛆虫亲亲我我要好。

他仍然在玩猜凯文今天是不是在家的游戏，目前已经猜错了九十八次，在此期间，只有定时增加余额的银行卡告诉他凯文还活着。媒体说德布劳内请了假，为了伤病休息什么的，总之也不在踢球。

在第九十九次猜测中，库尔图瓦打开家门，发现凯文拖着两个行李箱，正在客厅中间等他。

凯文，你回来了，今晚吃什么？库尔图瓦像曾经一般搭话。

没伤到重要部位，她今早出院了。

啧，真可惜。

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以为你终于变正常了。

凯文，为什么你这么做？蒂博沉下脸，少见地对德布劳内愤怒，明明你一直知道我在想什么。

德布劳内非常沉重地叹息，蒂博，我是你的父亲。你所想的都是不可能的。

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？你为什么和我接吻？这也是父子间的正常接触，是吗？凯文沉默了，蒂博拿了罐啤酒，刚打开便被德布劳内制止。

你还是未成年。

三个月没回家的父亲，你还有脸管我吗？

德布劳内将啤酒抢过来，一次性喝光。

我已经快退役了，只想要平和稳定的生活。

用年龄做借口？

蒂博，再好好想想。

于长久的注视中，蒂博库尔图瓦冷静下来，露出了笑容。

我就知道，疯子的妈妈也是疯子。

德布劳内逐渐支撑不住，他全身发红，只剩眼睛清明的狠。药效发作了，蒂博扶住他，两人挪去床边。

凯文，这种药能让你意志清醒，但是动不了，可是我花大价钱弄来的。

蒂博摸了摸对方的脸颊，疲惫的蓝色眼睛似乎越发痛苦了，留下滚烫的眼泪。他吻了吻对方的眼睛，他的生命的意义，他的宝物，他的东西，他的妈妈，终于只属于他了。

德布劳内费力说着什么，库尔图瓦凑近去听。

我永远爱你。

妈妈，我也是。

正如妈妈知道啤酒里有药，但是还是喝下去了一样，妈妈永远了解蒂博，蒂博永远爱妈妈，世俗眼光总会将人困住，就像妈妈曾经的逃避一样，幸好蒂博勇敢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，最终，妈妈也清醒过来了。

库尔图瓦小心翼翼地脱掉彼此的衣服，凯文仍在哭，大概是药效不舒服，蒂博心疼地吻他，没事，马上舒服就会盖过不舒服的。

当他彻底进入妈妈的时候，蒂博紧紧抱住妈妈，发誓永远不松手。

妈妈，我爱你丰腴的臀、水嫩的大腿与湿漉漉的唇。

妈妈，我爱你永远的包容与退让。

妈妈，我爱你的哭与笑。

妈妈，我爱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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